
八正道之正命 

 

  (一行禪師《佛之心法》) 

 

  為了修習正命，你必須找到一個謀生的方法，而這個方法不會違背你慈悲的

理想。你用來謀生的方法可能是你心靈最深處之自我的一種表現，或者它也可能

成為你和別人痛苦的根源。 

 

  經典上通常這樣解釋正命，即不需要違犯五戒中的任何一戒去謀生;不做武

器交易，不進行奴隸貿易，不經營肉類買賣，不出售酒類飲料、毒品或毒藥;不作

預言或算命。比丘和比丘尼們必須注意，不要為醫藥、飲食、衣服、臥具四事對

在家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不要佔有超過生活必需品之外的物品。我們每時每刻

都要保持頭腦清醒，盡量從事對人類、動植物和大地都有益的職業，或者至少對

它們的傷害降到了最低程度。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裡，有時候工作很難找。但是，

如果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即我們的工作牽涉到殺生害命，那麼，我們也應該努

力去尋找另外一份工作。我們的職業既能夠增長我們的智慧和慈悲，也能夠侵損

我們的智慧和慈悲。我們必須注意到我們用來謀生的方法所造成的長期後果和短

期後果。有很多的現代工業對人類和自然是有害的，就連食品生產也不例外。化

學農藥和化學肥料能夠給環境造成很大的破壞。對農場主們來說，修習正命是很

困難的。如果他們不使用化學藥品，對他們來說，要進行商業競爭可能會很困難。

這只是一個例子而已。當你從事你的職業或者進行貿易的時候，請遵守五戒吧。

凡是涉及到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或者賣酒和賣毒品的工作，都不是正命。如

果你的公司給河流和大地帶來了污染，那麼，在那兒工作就不是正命。製造武器

或者利用別人的迷信來為自己謀利，這也不是正命。人們有迷信的傾向，比如，

他們相信命運取決於星宿或者他們的掌紋。沒有人能夠肯定將來會發生什麼。借

助於修習正念，我們可以改變星占家為我們所預言的命運。況且，預言本身往往

就是一種模稜兩可的東西。 

 

  創作或者表演藝術作品也可以是正命。作曲家、作家、畫家或表演藝術家都

會對集體意識產生影響。任何一部藝術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集體意識的產物。

因此，作為個體的藝術家要修習正念，這樣，他(或她)的藝術作品就能夠幫助那

些接觸到它的人修習正念。過去，有位年輕人想學習畫荷花，於是，他就拜了一

位師父，給他當學徒。師父把他帶到一個荷花池旁，讓他坐在那裡觀察荷花。正

午的時候，年輕人看到了荷花在開放。黃昏的時候，他看到了荷花合攏變成了花

苞。第二天上午，他繼續做這種觀察。他一直觀察到當一朵荷花枯萎了、它的花

瓣飄落到水面上、露出花莖雄蕊以及花的剩餘部分的時候，才肯把目光轉移到另

一朵荷花上。他就這樣觀察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師父問他：「你準備好了嗎?」

他回答說：「我願意試一試。」於是師父給了他一隻畫筆。儘管年輕人的筆法顯



得有些稚拙，可是他所畫的荷花卻非常美麗。他的整個生命已經變為了這朵荷花，

而這幅畫正是從他的生命中流出來的。你可以看出，他的筆法雖然有些稚拙——

那只是個技巧問題，但是，他的畫中顯然已經蘊含了深刻的美。 

 

  正命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它是我們的共業。假設我是一個學校的老師，我

相信，在孩子們的心中培養慈悲和智慧是一份很美好的工作。如果有人要求我停

止教學而去當——比方說屠夫——我會很反感的。但是，當我就事物的內在聯繫

進行禪觀的時候，我發現屠夫不是惟一要對殺生負責任的人。我們或許以為，屠

夫的職業是邪命，我們的職業是正命，可是，如果我們不吃肉，他就不會殺生。

正命大家的事情。每一個人的職業都會影響到其他每一個人。屠夫的孩子或許能

夠從我的教學中受到教益，而我的孩子因為吃肉，所以也要為屠夫的職業而承擔

一部分責任。設想一位農場主，他飼養肉牛賣，現在他想受五戒。他想知道，他

是否也可以根據第一條戒律去保護生命。他覺得，為了牛群的健康，他已經給了

它們最好的條件。他甚至自己經營屠宰場，這樣，當他殺牛的時候，他就可以避

免給那些牛施加不必要的殘忍。他的農場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而且，他

還有家庭要贍養。這真是進退兩難。他應該怎麼辦呢?他的意圖是好的，可是他

卻不幸從他的祖輩那兒繼承了農場和與之相關的業習。每次當一頭牛被宰殺的時

候，這件事就會在他的意識中留下一個印象，而這個印象在睡夢中、坐禪時或臨

終的那一刻會襲上他的心頭。當他的牛活著的時候，他把它們照料的很好，這確

實是正命。他有這份願望，想對牛好，可是，他同時又想獲得固定的收入，以使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有保障。 

 

  他應該繼續深入地觀察，並與當地的修行團體一起來修習正念。當他的智慧

增長了以後，他就會自然而然找到辦法，走出目前這種為了謀生而殺生的困境。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為了我們努力修習正命貢獻一份力量。正命不僅

僅是我們賺錢的方式而已。雖然在擁有正命方面，我們不可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成

功，但是我們可以下決心朝著慈悲和減少眾生痛苦的方向發展。我們可以下決心

朝著慈悲和減少眾生痛苦的方向發展。我們可以下決心創建一個團體，在這個團

體中，有更多的人能夠從事正命、而不去從事邪命。 

 

  舉例說，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武器製造這個行業裡謀生，他們都或直接或間接

地在幫助製造常規武器和核武器。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日本以及德國是

這些武器的主要供應商。而後，這些武器又被賣給第三世界國家——可是那裡的

人民並不需要槍炮;他們需要食物。製造武器和出售武器都不是正命，但是，我們

每個人—— 不管是政治家、經濟學家還是消費者，都應該為這種局面的形成負

責任。我們還不曾就這個問題組織過一場令人感興趣的全國性的大辯論。我們必

須更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必須持續地創造出新的正當的就業機會，這樣，就不



會有人再依靠製造武器來過活了。如果你能夠從事一份有助於實現自己慈悲理想

的職業，那就請你感恩吧。請你通過自己的正念、簡單和健全的生活，來盡力幫

助他人創造合適的工作機會，盡你所有的力量去努力改變目前這各局面。 

 

  修習正命就意味著要修習正念。每次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你要把它當成是

正念的鐘聲。先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有意識地呼吸，然後去接電話。你回電話

的方式能夠體現正命。我們要準備在我們中間就如何在工作中修習正念和正命展

開討論。當我們聽到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或者在我們拿起話筒準備打電話的時

候，注意自己的呼吸了嗎?當我們照料別人的時候，微笑了嗎?我們從一個會議走

向另一個會議的時候，是否以正念在走路?我們練習正語了嗎?在長達數小時的緊

張工作之後，我們練習徹底放鬆了嗎?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助於每一個人活得

安祥快樂，是否能夠幫助他們擁有一份安祥和快樂的工作?這些都是很實際也很

重要的問題。鼓勵人們用這種方式去思考和行動，並幫助我們大家長養慈悲心，

以這種方式去工作，就是修習正命。 

 

  如果某人有一份職業，它給眾生帶來了痛苦，或者使別人受到剝削，那麼它

會浸染他自己的意識，就像我們污染了自己要呼吸的大氣一樣。很多人是通過邪

命的手段富起來的。然後他們來到寺廟或教堂作佈施。這些佈施更多來自於恐懼

感和負罪感，而不是來自於想給他人帶來歡樂或者幫助他人減輕痛苦的願望。當

寺廟或教堂收到這些巨額佈施的時候，負責收取這些資金的人必須明白：他們應

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給佈施者指出一條道路，幫助他走出邪命，從而使他(或她)

實現身心的轉變。這樣的人比需要任何東西更需要佛法。 

 

  當我們研究和修習八正道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八正道的每一個要素都包

含在其他七個要素當中。我們還會看到，八正道的每一個要素都包含了苦、集、

滅三聖諦。 

 

  通過修習第一聖諦，我們可以辨認出自己的痛苦，並用它的名字來稱呼它—

—沮喪、焦慮、恐懼或不安，等等。然後為了發掘痛苦的根源，我們直接剖析這

種痛苦，這就是修習第二聖諦。這兩種修行包含了八正道的前兩個要素，即正見

和正思惟。我們所有的人都有逃避痛苦的傾向，但是，現在通過修習八正道，我

們擁有了直面痛苦的勇氣。我們借助於正念和正定來勇敢地審視我們的痛苦。這

種深入觀察，清楚地向我們顯示了痛苦的根源，它就是正見。正見不會把我們的

痛苦歸結為某一個理由，而是歸結為重重錯綜複雜的因緣：我們從自己的父母、

祖父母以及祖輩們那兒所繼承下來的種子;我們心中被朋友和國家的政治經濟形

式所澆灌的種子;以及很多其他因緣。 

 

  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做一些事情來減少自己的痛苦。一旦我們知



道了是什麼在滋養著我們的痛苦，我們就會找到一個方法，停止攝入那種食，不

管它是粗食、觸食、思食還是識食。我們可以通過修習正語、正業和正命來做到

這一點。同時要記住，正語也就是深深地傾聽。為了更好地修習這三個方面，我

們要以五戒為指導。只要我們依五戒而修行，我們就會看到，我們就是在用正念

說話、做事或謀生。正念能夠讓我們充分地意識到我們所說過的非正語的話，我

們所做過的非正業的事情。一旦正念和正精進得到了修習，正定就會自然而然地

隨之升起，並且還會產生智慧和正見。實際上，只修習八正道的一個要素而不修

習其他七個要素，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是互即互入的。互即互入適用於佛陀所

宣講的一切教法。 


